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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集电子、服装、化妆品、
百货等为一体的综合商场。全部
逛下来，需要大半天。

许爰喝着果茶，看着商场内
人来人往，“其实，我们没必要老
远跑来这里买手机。”

“我想顺便买衣服。”林深
说。

许爰恍然，原来如此。
喝完了果茶，二人先去了卖

电子产品的地方，在一处柜台前
停下，林深似乎有目标而来，指着
一款手机对服务员说：“拿这一
款，红色的。”

服务员多看了林深两眼，态
度良好地拿出了那款手机递给
他。

林深摆弄了片刻，递给许
爰，“这款怎样？”

“这是最新款！”许爰接过手
机，偏头看着他，“买了它，你的宣
传费就白省了。”

“你喜欢就好！”林深转过
头，“开票吧！”

许爰眨眨眼睛，没反对。
服务员欢喜地开了票，然后

询问是刷卡还是现金，林深将一
张卡递给她，她笑着拿着走了。

没等多大一会儿，那服务员
就回来了，将卡还给林深，对他
说：“先生，没用您的卡付款，有一
位先生听说这手机是给这位女士
买的，便付了款。”

林深一愣，“那位先生是什
么人？”

许爰也好奇，还有人抢着付
款的？

服务员微笑，“那位先生姓
苏，我想回来询问一下，他说认识
这位女士，不用问了。”

“姓苏的先生？”许爰想不起
来认识哪个人姓苏，“他叫什么名
字？”

服务员摇头，“那位先生让
我告诉您一句话，说您身体既然
不好，就该多休息，不要随意出
来。他可不想下次再在医院碰到
您。”

医院？许爰忽然一惊，“苏
昡？”

将人交给你了
怎么是他？苏昡？为什么？
许爰不解，大脑快速地转

着，但她认识的姓苏的先生，还在
医院碰到过，除了他，还能是谁？
她对着服务员瞪眼，“他在哪里？”

“那位先生付完款就走了。”
服务员将一部崭新的手机包好，
推到许爰的面前。

许爰脸色不好看，盯着手
机，似乎要盯出一个窟窿。

“先生、女士，还有别的需要
吗？”服务员微笑地看着二人询
问。

许爰忽然抬头，看向一旁的
林深。

林深面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手指捏着卡边，见许爰看过来，他
笑了一下，极淡，“既然有人给你
买了，看来我这一笔宣传费还真
是不得不省下了。”

许爰顿了片刻，伸手拿起手
机，也笑了，“是啊，省下了难道不
好吗？”

林深忽然转过身，向外走
去，“走吧！”

许爰跟上他，走了几步，忽
然停住，问他：“你不是还要买衣
服吗？”

“我想起来还有些事儿，衣
服不买了，去公司一趟。”林深头
也不回地说。

许爰看着他后背，“那我……”
“你不用跟我去了！”林深说

着，已经出了商场的大门。
许爰攥着包的手紧了紧，跟

出商场大门，见林深已经打了出
租车离开了。她站在商场门口，
人来人往中，看着出租车淹没在
车流中。

站了许久，许爰又转身回了
商场。

重新来到买手机的地方，许

爰将手机拿出来，放在柜台上，对
那服务员说：“我不认识那个人。
麻烦你将这部手机还回去！”

那服务员一怔，微笑地摇
头，“不好意思女士，那位先生已
经走了。”

“我不管他走没走，这部手
机，既然是你通过他付款买的，麻
烦你还回去！”许爰看着她。

那服务员保持微笑，“您刚
刚既然已经说出了那位先生的名
字，自然是认识他的。您若是想
还回去，只管去找那位先生就
是。”

许爰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你们商场接受投诉的吧？”

那服务员面色微变。
“未经客人允许，便私自用

别人的卡购买赠送东西，这是你
们商场的经营之道？”许爰敲着柜
台，“是我去投诉，还是你自己处
理？”

那服务员一时左右为难。
“嗯？”许爰看着她。
那服务员踌躇片刻，道歉，

“对不起，女士。那位先生和我们
商场的老板是朋友，给您这款手
机付款时，恰巧他们路过。那位

先生说给您付款，老板没说什么，
所以，我……”

“我知道了！”许爰打断她，
“既然他和你们老板是朋友，那么
这款手机就劳烦你交给你们老板
处理吧！”话落，她拿着包转身向
外走。

“女士等等！”那服务员追了
出来，拦住她，“这款手机是最新
款，您反正也需要……”

许爰冷笑，“我需要就必须
要留下吗？什么道理！”

那服务员一时无言，不知道
再如何劝说。

许爰绕过她，快步出了商
场。

街上人潮汹涌，车流嘈杂。
许爰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路后，
看见一家咖啡厅，走了进去。

随便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
下，点了一杯咖啡，全无心情地看
着街上来往的车辆行人。

经此一事，苏昡是她男朋友
的事情，算是在林深心里坐实了
吧？

坐实了也没什么不好，他跟
程妍妍在一起才更心安理得。

这三年来，她追着他的目的

一直很明确，尤其开始还大张旗
鼓地追他。她的心他怎么会不明
白？林深又不是傻子。可是一直
不接受，是真的不喜欢。

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又
有什么办法！

咖 啡 从 热 变 温 再 渐 渐 变
冷，许爰忽然觉得，她就跟这咖
啡一样，三年来，渐渐地消磨得
冷了。

一口气喝了冷掉的咖啡，
拿出手机，给孙品婷打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那边快速
地挂断了，接着，一条短信发过
来，“什么事儿？我上课呢！”

“别上了，出来跟我买衣服
去！”许爰发过去。

“哎哟喂，大小姐，今天是
礼拜几？你没病吧？怎么突然想
买衣服了？上个礼拜我拖着你让
你买衣服，你死活都不去。”

“今天就想买了！”
“服了你了！”
“到底行不行？”许爰又发

过去追问。
“好吧！去哪里买？

说个地址。”孙品婷似乎犹
豫了一会儿，答应了。 19

连连 载载

一跌入腊月，时间仿佛加快了脚步，年的意味就
愈发浓烈了。

20世纪80年代的陕西杨凌，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
个知名小镇，便在日渐热闹熙攘的年货大集里露出春
节的端倪。塬上的西大寨，醪糟的浓郁甘醇、油泼臊子
面的香辣，伴着时断时续的鞭炮炸响，让关中山乡的年
味儿格外地道。天瓦蓝瓦蓝的，冬阳慷慨得很，把温暖
馈赠给大地，让万物萌动着勃发前的渴望。年终岁尾
的好天时里，婚嫁喜事一波接一波。听，早晨那突然爆
发、越过红红的剪纸窗花一飞冲天的唢呐声，就是一桩
喜事的报幕员。

——唢呐是腊月乡村的喜鹊，传递着欢喜鸳鸯的
美事和生息繁衍的乡风民俗。

长长的迎娶队伍里，唢呐必打头阵。身穿红棉
袄，腰系红绸带，踏着千层棉底的吹手们摇头晃脑地
卖力吹奏，不时变换着花样和队形。军绿火车头棉帽
下的那种夸张和自我陶醉，实诚又滑稽，既是为主家
赢得更多的赞誉和喜庆，又要对得起那桌不常见的丰
盛宴席。吹手们很自豪，因为能比一般的帮衬者多吃
几个羊肉包子，还能给孩子带几块厚实的锅盔回去，
更能在婆娘的夸赞里奉上几块钱的酬劳，然后膨胀一
下酒后的本能。

在为数不多的唢呐吹手里，老胡是很特别的一个。
之所以觉得老胡特别，是因为他不像大多数吹手

那样有家有孩子那么体面。他是个单身汉，一个居无
定所、四处流浪的 50多岁的资深单身汉。适逢腊月，

他就暂留在西大寨。村外麦场上的麦秸柴草垛，被他
偷偷掏了个洞，便有了栖身的窝。心中了无牵挂，老胡
过得倒也自在。没有业务时，他就和村里的孩子们胡
耍嬉闹，讲一些情节跌宕、亦真亦假的传奇故事，更多
的时候，还是卖弄他那精湛的唢呐吹技，讨孩子们从家
里给他拿玉米面馍吃。

老胡吹唢呐，技艺真的高。那时，我们这些孩子
小，不懂那么多，只觉得老胡吹的曲调好听，三天两头
有人请他去吹奏，一去好几天。他一回到麦场上，只要
唢呐声一响，就会招来一大群孩子围着他前呼后拥。
他从破棉袄里摸出一大把形色各异的水果糖，散给孩
子们。在孩子们的吸溜吸溜声里，他继续胡吹乱侃，讲
他吃宴席时受到的排场待遇和闹新媳妇的乐子。对于
他这个孩子王的话，我们半信半疑，权当笑料。

如今想来，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听他吹唢呐了。
腊月的塬上，麦草垛旁，我们仰着被西北风吹得红通通
的小脸蛋，看那如青蛙声囊一鼓一瘪的腮帮，伴着手指
的轻点长按，就有好听的曲子从那二三尺长的唢呐里飞
出。音色干净纯正，音量激昂高亢，透出西北汉子的热
烈奔放和狂野躁动。唢呐声声，追逐着冷风四下乱窜，
钻进层层梯田围绕的沟壑里，满山满川都喜气洋洋。

彼时，我真的奇怪，像老胡这种人，怎么会吹唢呐，
而且成了名吹。我也曾斗胆打趣问过他，他天南地北
一番，没个靠谱的话，用“跟着高人学会的”糊弄过去。

塬上的西北风格外凛冽狂野，格外变化无常，能把
老胡的唢呐声传遍高原，也能让昨天还是暖阳高悬，今

天就是冰封大地。漫天飞雪里，除夕更近了。互助互
帮之后，各家各户各自奔忙。我们也在大人们的束缚
下，囿于四角屋檐的空间里，赶着做完寒假作业，只等
正月一到，就扛着社火彩旗，去杨凌看秦腔大戏了。

那年，不知道老胡怎么过的年，不知道老胡后来去
了哪里。

——老胡彻底被遗忘了。
岁月变迁，世事难料。30多年过去了，站在曾经

的塬上，层层的梯田依然如昨，物是人非的境况里，往
事如渭河之水悠悠而过。不知道老胡尚在世否。或
许，他后来大器晚成，儿孙绕膝，尽享天伦。或许，他躲
在某个养老院的向阳角落里，在辛酸的往事里聊以慰
藉。抑或他早已长眠在塬上的黄土地里。无论结局怎
样，老胡那激昂的唢呐声永远徘徊在西大寨的上空。

世间总有奇迹，让人心生惊喜。有时是一段跨越
年龄的交心交情，有时仅仅是一面之缘，有时是终生
的刻骨铭心，都能让平淡的生活泛出一抹亮色。就像
老胡之于我，犹如旅途上相向而行的两列火车，交流
虽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却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这些极其有限的往事片段，和其他记忆的碎片一起，
让后来迁居河南的我时常怀想黄土高原上的童年时
光。倘若老胡在世是一种奇迹的话，我宁可相信这种
奇迹会发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并不知道老胡的
真正大名，只记得他满脸胡茬，出于行文方便，姑且这
么称呼他。

塬上唢呐
灯下漫笔

王世才是土匪头子，因满脸麻子，又极爱打麻将，
人送外号“九筒”。九筒的兄弟也爱打麻将，八筒、七
筒一路排到底。后来，兄弟越来越多，为区别开来，九
筒改名“王九筒”。

王九筒和其他土匪不同，他对手下要求极严格，
自己编了一套管束手下的“律法”——兄弟之间不能
互相残杀。不欺压百姓，只打劫贪官……

隆冬的一天，一筒到王九筒跟前诉苦，指着自己
红肿的鼻子说:“九筒哥，您儿子把我打成这样了。”王
九筒叫来儿子，问是不是他做的。儿子哼了一声，鼻
孔冒出两串白气。王九筒扛起刀，猛地一挥，儿子的
右胳膊掉了。王九筒眼睛都没眨，在场的人无不瞪眼
张口。

王九筒的名气越来越大，兄弟增到一千多人。
春雨后的一天，八筒对王九筒说:“九筒哥，咱很

久没出去活动了，弟兄们都快喝粥了。”王九筒浅浅一
笑，说:“你带上蛇皮袋，今晚跟我出去一趟。”

王九筒他们去了梅县最大的赌馆，八筒拖住他，
说:“九筒哥，咱还是别去了，这点钱还不够玩一局
呢！”王九筒听似没听，径直走了进去。

老板看王九筒蓬头垢面，布衣破鞋，便丢下一个
袁大头，摆摆手说:“走吧！别嫌少了。”王九筒掏出
枪，把袁大头打了个大窟窿，嚷道:“老子是王九筒，不
是来要钱的，只想好好玩几把。”老板哆嗦着身子，说:

“行……怎么玩都行。”
王九筒抓好十三张麻将后，立马把麻将扑着。王

九筒抓麻将时看也不看，只是轻轻一摸，便随便扔出
一张。没抓几圈，王九筒浅浅一笑，摊开牌说:“老子
胡了！”

几局下来，王九筒没输一把，到后来，蛇皮袋的钱
都跑了出来。突然，有人慌忙跑进来，气喘吁吁说:

“不得了！大家快逃吧，黑脸来了。”桌上三人起身欲
走，却见王九筒把枪往桌上一砸，三人又纷纷坐下。
那三人额头冒出豆大的汗，不时瞥一眼门外。八筒
说:“九筒哥，黑脸是出了名的要钱不要命，咱撤吧！”
王九筒浅浅一笑，摊开牌说:“老子又胡了！”

一声枪响似大晴天的一个炸雷，吓得桌上三人打
了个冷战。黑脸哈哈大笑，说:“呵！老子今天捡着大
鱼了。”说完，一把抢过八筒的蛇皮袋。王九筒突然转
身，给黑脸手上来了一枪，刹那间，一阵枪响似鞭炮般
闹个不停。

黑脸没讨着好，把王九筒爹娘都给弄死了，自己
也消失了。

一个月后，鬼子开始在梅县疯狂地屠城。
是个大晴天，八筒绑来一个缺胳膊人，他兴冲冲

对王九筒说:“九筒哥，看我把谁给绑来了。”王九筒撩
开那人乱蓬蓬的头发，惊了一声，是黑脸！王九筒给
黑脸解开绳子，又把自己的新大衣给他披上。八筒有
些恼，问:“哥，你这是干嘛？”王九筒说:“老子和黑脸
的仇是私仇，迟早要报，可眼下和鬼子的仇却耽搁不
得。”

肃秋的一天，国民党正规军撤离，王九筒决定和
日本人决一死战。他们喝过壮行酒，正要出发，却见
黑脸跟上来，黑脸说:“老子这条胳膊是鬼子喝醉酒砍
掉的，老子要砍下他们的脑袋当下酒菜。”

王九筒他们在鬼子大营周围潜伏，一直到月亮爬
上半空，几个守门的哨兵靠着墙，枪掉在地上也浑然
不觉。一声枪响，王九筒带头冲锋，鬼子们揉着惺忪
的睡眼，一切好似在梦中。忽然，阁楼窗户飞来一颗
子弹，透着火光，离王九筒越来越近，五步、四步、三步
……王九筒转过头，闭上眼，等，半分钟、一分钟……
他缓缓睁开眼，却见黑脸躺在地上，口吐鲜血，黑脸
说:“王九筒……老子不欠你了。”

鬼子被赶出梅县，王九筒把黑脸他娘接到家，双
膝跪地说:“娘，从今天起，俺就是您亲儿子。”

这是一本通俗的摄影鉴
赏类图书。书中既有知识性
的介绍,比如把摄影作品放在
摄影史中,分门别类介绍重要
的摄影流派以及代表摄影大
师,也有作者从个人角度去鉴
赏 世 界 经 典 摄 影 作 品 的 部
分。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艺
术其实没有那么高不可攀,没
有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它也有
爱情的八卦、人生的苦难,它
能让你心酸也能让你笑翻天。

如果你对摄影或艺术有
一点点兴趣，那么这本书就适
合你。它用调侃幽默的文字，
轻松道来摄影史上著名的摄
影家与流派，解读百余幅经典
摄影作品，帮你快速拥有艺术
史的谈资！

如果你是资深的摄影爱
好者，这本书也适合你一读。
它梳理了百年摄影史中重要
的人物与故事，帮你轻松掌握
摄影世界的脉络与蓝图！

雪落（外一首）

♣ 任崇喜

史海钩沉

彭泽县令
♣ 郭良正

微型小说

♣ 赵登科

新书架

《摄影去了大街上》

诗路放歌

王九筒

♣ 吴克成

♣ 姚永刚

今夜 大地吞吐着
鹅毛般的白翎衣
盖于黄河的咽喉地带

静静聆听 飞翔的雪蝶
从天空深处飘来
神秘而轻柔的舞姿
在如梦似画的旅途中
逶迤出岁月的流音

听一片洁白的禅意
听一片美妙的天籁
听雪重返家园的呢喃

听雪佐证生命的坎坷
听雪暗示死亡的艰难
听雪与春相约的承诺

听雪 收藏温暖
与心灵交谈的纯净之声
我的灵魂 大雪纷纷

我们整整一生聆听的
其实只是雪花
一些是苦 一些是甜

一朵桃花

尘土卷起阳光，在黄河滩
桃花紧挨雪花，枝头的枯槁
表情严肃，一眼望穿
掩饰不了，内心的火焰

穿行树间，花香跟不上
风的脚步，减缓速度的寒
脚步停不下来，一点
一点前进的是：暖

被雪覆盖的麦苗，距离金黄
的麦粒不远，急于呐喊
季节的谢意，偶一转眸，只看见阳光
驰骋笑意，流淌的河水
漫过思念的草原

一朵桃花的
笑脸，高过一个春天

现如今的县长，历史上称
为县令。县令因上通天子皇
上，下管黎民百姓，接触面非常
广泛，谈及历史，县令是一个绕
不过的话题。

彭泽，在西汉高祖四年(前
203 年)，始建县治，是一个历
史非常久远的县域。

东晋时期的陶渊明，41岁
时出任该县县令。此前，陶渊
明已历经四次“学仕”，阴差阳
错的没学好，这次再来学一
把。上级安排了个督邮，来检
查他的施政成效时，县办主任
请他冠带迎接。不知他和该督
邮从前有过节，还是咋的，不愿
见这位督邮。于是，择路离去，
自此拜别了官场。还为此写了
篇《归去来辞并序》以示其志。
后人谈及为官，对这篇作品，倒
是津津乐道。

八十来天的陶县令，政绩
如何，尚不明晰，但“不为五斗
米折腰”的爽快性情，倒影响
到后来一千多年部分为官者
的世界观。

别的不说，但就彭泽县的
县令来讲，有好几任，与陶县令
有几分相得益彰之处。

狄仁杰是我国历史上的名
相，因遭诬陷入狱，定为死罪。
经多方周折，得武则天赦令，免
死，贬为彭泽县令。去上任时，
适逢彭泽大汗，颗粒无收，狄县
令奏请皇上减免租税。武后碍
于他体恤民间疾苦，予嘉奖。
在狄开仓放粮和生产自救多措
并举下，大批百姓免于饿死。

狄仁杰在彭泽为官四年，
勤政为民大见成效，百姓建狄
梁国公祠，以怀念狄公盛德。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程凤
金出任彭泽县令。他颇有陶渊
明遗风，凭自己清廉自持的品
行，治理的县域“狱无冤滞，庭
无私谒”。当御史大人前来巡
视时，程县令的作为反而没得
到御史的认可，并有问罪举
动。程县令给属下说：御史的
权威，来自于他能撤我的职。
我辞职好了，他在我这就没权
威可言了。于是，赋诗一首：

“平生性拙天知我，三载无能我
愧官。今日铨衡公论定，好归
旧隐理鱼竿！”往县衙门上一
贴，走人。御史一看事儿闹大
了，派人去追。他对来人说：

“再去岂值一文。”真的就此致
仕了，这个程县令也够耿直的。

清乾隆年间，彭泽县令走
马灯似的频换，政务没法办
理，在秦锡琈到任时，案件积
压如山。秦县令日理万机，每
遇下乡公务，自带饭筒，佐以
盐菜，绝不扰民。终于剔除了
弊端，惩办了奸宄，史称他“莅
彭者，清廉以公为最”。因积
劳成疾病逝在任上，死后无任
何积蓄，靠县民乐助银两，得
以安葬。送葬日，白衣冠送行
者达数千人之众。

县令文化是中国历史上重
要的官文化，泾渭分明的分为
忠廉和贪奸两种类型。从以上
案例来看，彭泽这个地方，与前
者密切相关。是彭泽这个地方
生养忠廉，还是忠廉光大了彭
泽的人文历史，只能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了。

丽锦接天（国画）代礼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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